谈陆在易的艺术歌曲创作
李彦荣

陆在易先生是我国当代艺术歌曲创作领域有代表性的一位作曲家。他创作的《祖国，慈祥的母亲》、《彩云与鲜花》已经广为传唱。《桥》《家》《盼》《我爱这土地》分别获得首届（2001年）和第二届（2002年）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在艺术歌曲创作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位成熟的、有艺术追求、美学理想的作曲家，对他所从事的音乐创作领域，必定有先进的创作理念；执著的艺术追求；崇高的美学理想；精到的技术技法。对之进行研究探讨，一如他在艺术歌曲集《我爱这土地》的后记中所言：“目的只有一个，即与热爱演唱我国艺术歌曲的歌唱家们交流，并接受反馈，以总结经验，继续尝试和努力，为艺术歌曲这一声乐题材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献出我的微薄之力。”[1] 同时，对促进和繁荣我国的艺术歌曲创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严谨的艺术歌曲创作理念
陆在易的艺术歌曲创作基本上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歌曲。即借鉴欧洲艺术歌曲的形式规范和艺术特征，结合我国的民族语言、民族气质和民族情感表达方式的特点创作的中国艺术歌曲。他提出艺术歌曲的体裁特征有四条：“第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即使是表现集体意志，也是通过个人体验的方式来完成的。第二，歌词是音乐性、文学性较强的诗作，有些歌词直接选自名家诗作。第三，往往是为指定声部写作的。……第四，钢琴部分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伴奏，而是与歌声部分融合，成为作品整体中不可更改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作曲家在写作时往往对这二者是同时构思的。”[2] 他认为，《祖国，慈祥的母亲》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歌曲。施光南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他创作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多情的土地》《革命烈士诗抄》属艺术歌曲，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则介于艺术歌曲与通俗歌曲之间。由此可见，陆在易的艺术歌曲创作理念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歌曲创作，也就是国内有人提出的狭义与广义艺术歌曲中的狭义艺术歌曲。他继承了二十世纪初我国艺术歌曲先驱们的优良传统，既尊重欧洲艺术歌曲的体裁规范，又结合我国的民族语言、民族气质和民族感情的表达方式与接受期待，与青主、赵元任、黄自等我国艺术歌曲开拓者在精神气质，民族风格上实现了对接，同时又满足了当代的中国听众的审美期待，为他们所接受、所喜爱。
精致、细腻、优雅、潇洒的艺术风格
有人说，艺术歌曲是音乐的诗歌。那么，陆先生就是我国艺术歌曲领域的音乐诗人。他的诗人气质成就了他的艺术歌曲的整体风格。这就是：自由舒展的咏叹风格；灵活多变的节奏形态；深刻细致的形象描写；细腻多情的诗人气质。他的精致、细腻；他的优雅、潇洒似可与法国艺术歌曲相媲美。
艺术歌曲往往选择名家的诗歌做歌词，在情感上作细腻的、自由的抒发，这就要求歌曲要突破方整的、刻板的节奏。陆先生的旋律风格突出地体现了自由舒展的咏叹风格。“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艾青著名诗歌《我爱这土地》中的名句。他在为这首诗谱写的艺术歌曲中集中地、典型地体现了他的旋律写作自由舒展的咏叹风格。因为自由体诗歌并非方正的歌词，它的句式，它的每句的顿数及字数不尽相同，这就必然要求作曲家打破方正的结构，进行自由舒展的咏叹，淋漓尽致的表达诗人丰沛的感情。这首歌的旋律自由舒展，不对称的乐句；4/4、4/2、4/3、4/5、4/6、4/7混合节拍的交替运用；关键词句，感情分量重的字句的自由伸展；一唱三叹的反复咏唱，以及感叹词自由高亢的咏叹，展现了作曲家驾驭自由舒展的咏叹风格的旋律的高超的能力。这在《桥》《盼》中也有出色的体现。
他的艺术歌曲中有灵活多变的节奏形态。如《桥》中流动摇曳的律动；《盼》中迫切、倾诉的内心节奏；《彩云与鲜花》中人声旋律呈示前的含蓄、轻盈的律动，显示了灵活多变的节奏形态在艺术歌曲创作风格的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在《我爱这土地》中集中地表现了作曲家深刻细致的形象描写能力，展示了他细腻多情的音乐诗人的气质。作曲家对诗作具有敏锐的感悟力，能够紧紧抓住诗作感情的细微变化在旋律写作中予以到位的表达。歌曲的旋律紧贴着诗歌的情感起伏，似乎遮蔽了句式、节拍、对称等等的制约，自由舒展地咏叹，但又是在制约中自由歌唱。他的作品中很少用歌谣体写作。大多是气息宽广的、自由舒展的、咏叹式的歌唱。欧洲经典的艺术歌曲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就注重艺术歌曲的戏剧性，采用“歌剧式”的写作手法。德国的沃尔夫更是受瓦格纳的影响，在艺术歌曲中充分表现戏剧性。我国当代作曲家金湘的许多艺术歌曲也是采用类似歌剧唱段的写法。而陆先生的咏叹性的写法并不刻意注重歌曲的戏剧性，而是致力于自由舒展的咏叹，凸显其音乐诗人的气质，及充分地表情达意，挥洒自如的旋律写作的境界。
聆听陆先生的艺术歌曲，如吮橄榄，如品清茶，始觉清淡，继则有味，续之清香怡人，回味无穷……这就是音乐诗人——陆在易先生艺术歌曲的意味和魅力。
水乳交融的词曲结合
德国音乐家舒曼曾这样评论艺术歌曲的独特魅力：“人们发现它们联合起来的效果更伟大的多。当简单的乐音有发展的音节给以加强时，当歌词被烘托到旋律的声浪之上时，当诗的轻微节奏，在和缓的交错中同音乐节奏融合在一起时，效果则更大、更美。”[3] 
艺术歌曲是人声旋律、歌诗、伴奏立体地融为一体的音乐体裁。词曲结合的好坏是歌曲成败的关键。陆先生的艺术歌曲的创作十分重视这一关键问题，做到了词曲结合的水乳交融。首先是以字行腔。中国艺术歌曲是以汉语普通话演唱，并非欧洲艺术歌曲分别用德语、意大利语、法语、俄语演唱。这就决定了中国艺术歌曲要以字行腔，决定旋律的基本走向。这也是我国歌曲词曲结合的传统。这保证了中国艺术歌曲人声旋律与传统音乐的直接联系，是具有中国化个性特征的基础。作曲家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运用装饰音加强语言的声调趋势，同时美化了旋律。作曲家的艺术歌曲旋律简洁优美，上口动听。这与歌曲旋律基本上以字行腔有直接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作曲家得心应手地运用“以意行腔”的手法，酣畅地抒发情感，传递音乐美感，发挥音乐独特的表现作用，使艺术歌曲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根据现代符号学的观点，艺术所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而情感是不可能被人类语言准确无误地表现出来的；尽管人类创造了诸如悲哀、欢喜、愤怒、苦恼之类的概念，也只能表达人类情感的某些主要方面或主要特征。因此，艺术的语言是一种非逻辑的、非定量的语言。” [4] 这就是语言的尽头是音乐的起始的缘由，是词曲结合中，用音乐补言辞的不足，“故嗟叹之不足，长歌之”的原因。也是以意行腔的理论依据。仅此还不够，以意行腔还必须深刻揭示词的内涵，表达词的言外之意，甚至挖掘词的“潜台词”，充分地发挥音乐长于语言的表现力。在作曲家的《我爱这土地》这首艺术歌曲中，做到了词与曲的融合，创造性地营造出了诗歌与音乐的均衡。作曲家对歌词具有敏锐的艺术感觉，用音乐表现歌词的细微的变化。在“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啊”处，旋律渐次上扬，力度层递加强。到了“和那来自林间温柔的黎明”时，旋律立即温和柔美。到“然后我死了……”处，旋律完全以咏叹的方式呈示。由此可见，作曲家旋律写作的充分地表情达意，潇洒地挥洒自如，做到了词曲结合的完美和均衡。此外，他深谙音乐是需要重复的艺术这一特征。在这首歌中将“我是一只鸟，我要用嘶哑的喉咙歌唱。”一句反复咏唱。先是原样重复，继而在A大调上重复，中途又转回降A大调。将歌词的情感，内涵抒发得淋漓尽致。
他还是用感叹词、衬词等虚词延伸情感，营造意境的高手。词曲结合是诗歌与音乐的互补，同时也是歌诗对音乐的一种制约。因而在歌曲中，有时因情感抒发的需要，因风格的需要，因营造意境的需要会突破有特定意义的语言的束缚，实现类似纯器乐的自由发挥。这就在歌曲中出现“啊”等感叹词咏唱大段的旋律，以增强歌曲的咏叹性及感染力，而这些地方往往是歌曲旋律最出彩之处。如《我爱这土地》中“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后紧接的引吭高歌的一段“啊”的旋律。《祖国，慈祥的母亲》最后的整段的“啦”，将歌者对祖国母亲的深情予以酣畅的抒发。歌曲也因此而更加深情，更加精彩，更加动人。
对歌诗的审美指向
任何一个国家艺术歌曲的兴起，始终同一个时期的诗歌创作繁荣相关联。德国艺术歌曲与浪漫主义诗歌；法国艺术歌曲与象征主义诗歌的联系可以印证上述论断。艺术歌曲作曲家对诗歌的选择是严格的，是有明确的审美指向的。作曲家在选择歌词时，实际上是一种审美活动。这种审美不仅是指向性的，而且是音乐创作的准备。作曲家的审美注意是有意注意，是自觉的，有预定目的的注意。欧洲的经典艺术歌曲作曲家对歌诗的审美指向大多集中在著名诗人的名作上。这就是指向歌诗的文学性及音乐性的高度统一上。就文学性而言，是指诗歌应具有优美的语言，鲜明的形象，及深邃的意境。能够极大地激发作曲家的音乐思维，给艺术歌曲提供特定的意义和情感的基础。诗歌的音乐性是指其强烈的抒情性，诗句的大致整齐，结构精炼，具有节奏和韵律，适宜于谱曲。如舒伯特选择克劳第乌斯的《摇篮曲》、歌德的《魔王》；拉赫玛尼诺夫选择Ф•丘特切夫的《春潮》；德彪西选择保尔•维尔伦的《被遗忘的抒情曲六首》等，就是出于对诗歌的文学性与音乐性标准的审美指向性的选择。
陆在易先生对艺术歌曲的歌词的审美指向多集中在对祖国，对故土的痴情；聚焦在思乡，回归等情感深沉的歌词上。如《祖国，慈祥的母亲》《桥》《盼》《家》等。爱国、思乡、亲情是人类文学艺术永恒的母题，具有极强的动情力和深邃的意蕴，是人们世世代代咏唱不竭的抒情题材。这自然非常适宜于以细腻，抒情见长的艺术歌曲来表现。他选择的已故著名诗人艾青的名作《我爱这土地》则是慧眼独具，集中地体现了他对艺术歌曲歌诗的审美观和形式要求。这首诗歌篇幅不长，诗句长短不一，但适宜谱曲，且有利于突破歌曲方正刻板的结构。特别是这首诗感情深沉，内涵丰厚，有极强的抒情性，是艾青的代表作之一，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杰作。选择这样一首名作来谱曲既要有艺术的眼光，也要有艺术的勇气。陆先生将这首诗谱成了他的艺术歌曲创作的代表作。从艺术歌曲的题材特征，艺术规范，美学追求等方面来衡量，这首歌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高质量的当代中国优秀的艺术歌曲。
造型，写意，表情的、立体的钢琴伴奏
德国艺术歌曲作曲家沃尔夫称自己的作品是“为嗓音与钢琴用的歌曲。”可见钢琴伴奏在艺术歌曲中有着与人声旋律同等重要的独立的地位。追求人声旋律与钢琴伴奏的均衡是艺术歌曲创作的一种境界和艺术标准。中外著名的艺术歌曲作曲家均细腻、精致地运用各种音乐技术手段精心创作钢琴伴奏，提升钢琴伴奏的音乐技术含量，提升钢琴伴奏的艺术表现力，使之成为艺术歌曲中不可或缺、不可忽视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陆在易先生的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是没有即兴伴奏的粗放式的语言和套路的，精心写作的，立体化、专业化的钢琴伴奏。他那富于创造性的，精细的钢琴伴奏织体写法，不仅在诗词与音乐之间起到一种外景的描绘作用，而且在人物的内心的心理刻画上构成一个多层次的相互衬托，从而提升了歌曲的艺术价值。在他的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中几乎没有那种简单的低音与上声部空半拍的节奏伴奏。他在歌曲的前奏、间奏、尾奏写作中不再将它们作简单的联结作用，而是一种既富于造型，又深含人物内心情感的发掘与补充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我爱这土地》中“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唱完后与下面的唱段连接时，那表现思潮澎湃的激情的钢琴间奏，采用声乐主题变奏的手法，音响丰满，和声丰富，色彩变幻，传神地表现了人物深沉的感情。又如《桥》中“条条玉带映碧波”后钢琴部分模仿性的碧波荡漾的音型，很巧妙地连接到下一个乐段。他的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的写作有很强的专业性与立体性，有较高的音乐技术含量，成为艺术歌曲有机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陆在易先生的艺术歌曲中的优秀作品，是中国当代艺术歌曲曲库中的珍品，尤其是他的《我爱这土地》无论在艺术歌曲的体裁规范，美学追求，词曲结合，艺术风格，钢琴写作等方面都是成功的典范。值得我们加以总结，学习，以繁荣我国当代艺术歌曲的创作、表演、教学与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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